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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  佳  作         吳水方                    

個人簡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四年級 

        曾入圍師大紅樓文學獎小說組決審。 

 

------------------------------------------------------------------------------------------------ 
 

莓果 

 
張莓關上房門。 

書桌上堆滿新的課本與參考書，她將書推到一邊，空出來的位置恰好可以

放她的小提琴。回來的路上淋了雨。她忘記帶傘，也忘了帶包琴盒的布套子，

不過一分鐘的路程，濕透了。她打開暗紅色亮面琴盒，琴盒的溼度計指向七十

五，太潮濕了。她把琴和弓拿出來，打開除濕機。狂風從除濕機呼嘯而出。 

張莓對著落地鏡，反手拉下洋裝後背的拉鍊，洋裝順勢滑落腳邊，她脫掉

內衣，看著鏡中的自己――被雨水淋成條狀的長髮、疲累無神的雙眼、沒有內

衣墊起便幾乎不存在的胸脯，她的肋骨整齊排列，架起骨瘦如柴的她，肚臍兩

側的腰和骨盆各持己見，肉眼可見的歪斜，一左一右，一高一低。 

「上弓或下弓，弦樂首席討論一下。相同的音型，一致。」樂團指揮蔡老

師一聲令下。休息時間，大提琴、中提琴、第一小提琴首席，還有始終被動的

第二小提琴，四個人各自在譜上圈出同一個音型，對小節數，上弓聽起來輕快

一些，但是有時候用下弓更順。第一小提琴首席說，他們有最多主題，要用上

弓，中提琴表示沒差，他們只有兩次主題，大提琴說有一次要用下弓。張莓一

句話沒說，在樂譜標上弓，和大提琴一起的那句標下弓。 

「那就這樣子喔。」第一小提琴說。 

張莓把譜往後面譜架傳，要後面的人改一下弓法。第一小提琴的弓法沒什

麼改，於是首席跑來串門子。首席是張莓的小學同學，大張莓一屆，他們是同

一個小提琴老師的學生，不太來往的男同學。 

「欸，你怎麼不唸了？你不是考上了嗎？」他說。 

「沒什麼原因，只是想讀看看普通班。」張莓答道，回過頭去和後面譜架

的拿譜，確認他們都抄好了。 

「你媽沒意見喔。」他說。張莓還沒答，指揮老師回來，要大家從剛才的

段落開始。她感覺老師的視線落在她身上，溫柔地，像一朵烏雲飄來。 

這只是排練時發生的小事，實際上台，一切正常。雖然是校外的青少年樂

團，團中大部分都是音樂班的學生，大家不是現在的同學就是以前的同學，不

然就是將來的同學。張莓認識其中許多人，卻覺得格格不入。像個多餘的、搞

事的，例外的下弓。 

張莓對著鏡子轉了一圈。醫生說，女性、瘦子、七倍。喔，外加單邊的樂

器。這是她長歪的原因。醫生指著 X光片，用滑鼠拉出幾條白色實線，大約 28

度。 

「大約？」張莓的母親問。 

「多少有誤差。生長板還沒密合，妹妹還會長高，如果照這個走向，歪斜

的角度可能會增加。」 

張莓看見自己的脊椎如邪惡的蛇，在她未察覺的時候，擅自扭曲了將來的

道路。母親咄咄提問，這是天生的？姿勢不良？對身體會有什麼影響？醫生要



2 
 

張莓彎腰，請母親碰她的後背。 

母親撫上張莓的腰後，往上移動，張莓感受到溫熱的掌心，隔著短袖上衣

貼合她的毛孔。沿著脊椎而上，張莓是凹凸不平的山丘。 

二十分鐘。張莓被母親拽出診間。醫院的人潮好比開演前的音樂廳，來往

人流，她們鑽過層層突擊的消毒水，她們繞過推著點滴散步的老人，她們聽見

救護車――如往常唱著歌。張莓在腦中寫下救護車的音高，心想，不知道聽寫

考試的成績怎麼樣？那天考試，有一瞬間恍神，錯過一個小節，憑感覺填上幾

顆音，猜對了嗎？ 

事實證明一切都是錯的。錯不在幾顆音。母親慌張張地拉著張莓走進醫療

器材行，老闆穿著汗衫，拿出濕濕冷冷的石膏。張莓脫掉上衣，失去觸覺。 

一個月後，張莓得到人生第一個，背架。 

背架立在書桌旁的大提袋裡。醫生建議她穿去上學，她說，不。醫生說，

多運動，建議找個診所做物理治療。她沒聽見。母親聽見了。母親聽見郵差的

摩托車聲滾進巷弄，拆開國中音樂班聯招的成績單，和張莓說，別去唸了。 

張莓看著鏡中的自己，換上寬鬆的短袖和短褲，然後去洗澡。小提琴考得

不錯，聽寫、視唱、鋼琴副修和預期差不多，考上第一志願的國中，就在三條

街外。張莓說，好。條件是讀另外一間學校。公車六站加上捷運三站，一間相

對比較小的學校。 

張莓走出浴室時，聽見包包扔上沙發的聲音。母親回來了。 

「蔡老師要向你問好。我和她說，你今晚有演出。」張莓說。 

指揮蔡知芬是母親大學的學姊。母親把化妝品放上餐桌，開始卸妝，今天

妝很濃，看起來像鸚鵡。 

「好。沒事吧？」母親說。 

「沒事。今天歌劇順利嗎？」 

「還可以。樂團的法國號把音吹爆了，麗文阿姨，你知道吧，唱女中音，

還在後台笑出來。」 

「麗文阿姨以前吹法國號嗎？」 

「對啊。很久之前。不和你說話了。嗓子好累。明天要再去看醫生。」 

「晚安。」 

張莓溜進房間，隨便吹吹頭髮。關掉除濕機，套上背架，往床上一攤。好

硬，不管穿多少天還是覺得背架像鐵架子卡著她的腋下、骨盆和後背。脊椎到

底是怎麼歪掉的呢？她感到疑惑，一邊感覺上半身被背架裹成老太婆。 

左翻、右翻，折騰一會兒，隨後沉沉睡去。 

 

卸掉一臉腮紅和粉底，張意真對著鏡子，看見皺紋爬過眼尾，她淺淺一

笑，皺紋爬上額頭。熬過了今天，接下來要休息一陣子。張意真一早去醫生那

兒打了一針，聲音短暫回來了，今晚的演唱也如往常，並無二致。她一直很小

心，不讓身體過於疲勞，結果一不注意，老毛病又回過頭找她了。 

張意真躡手躡腳地收拾桌面，打開冰箱，冷藏躺著昨天買的兩塊草莓波士

頓蛋糕，她忘記告訴阿莓，一塊是給她的。她不該吃甜食，如同張莓不該翹

腳、駝背、歪在書桌前，這樣子很不好。她舔著湯匙上的草莓餡，融在口中，

一身的疲倦化解開來。蛋糕多冰一天，有點乾，醫生說，多喝水。她一連喝好

幾口水，來彌補心中的罪惡。 

演出結束後，麗文說她老公來接她，可以順路載張意真回家，不必冒雨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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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當心著涼。她們從國中就是同學，一路到大學，在她們各自結婚之前，

對於彼此的糗事和煩惱都一清二楚。走出演藝廳，麗文和張意真共撐一把傘。

從前麗文扛法國號時，總是張意真幫她撐傘，如今換麗文持傘柄，意真渾身不

自在。 

一輛銀色轎車開到演藝廳後門，兩人跳上車。麗文的老公從後照鏡和意真

打了聲招呼，一邊說，不好意思，沒等太久吧。麗文碎唸道，還可以，又問，

大寶和小寶洗澡上床了嗎？她老公說，洗好澡，兩個小鬼還沒睡。 

「你們家大小寶唸幾年級啦？」意真問。 

「一個剛上小一，一個大班。本來要帶他們來聽，結果大寶昨晚突然發

燒。」她老公說。 

「沒來也好啊。省的我在台上擔心觀眾席有小鬼喊媽媽。」麗文說。 

「好好珍惜。長大了，他們也就沒空看你演出囉。」意真說。 

一陣搖晃，車子緊急煞車，掛在後照鏡的十字架撞上玻璃，淅瀝瀝的雨水

印上十字架的陰影。胖老鼠逛大街，幸虧沒撞上。麗文吐了口氣，說，沒事、

沒事。 

「阿莓今天補習沒來啊？」 

「不是，上國中了，忙啊。今晚有知芬學姊他們樂團的演出。」意真說。 

「之前聽說――阿莓不想唸音樂班，還以為她不拉了，好可惜。我常聽見

學校老師稱讚妳女兒，拉得好又聽話。」 

麗文笑笑地說。意真聽來卻有點兒刺耳。不拉了，似乎在諷刺她那個不成

材的前夫，拉了大半輩子小提琴，婚後卻把琴藝一丟，跟著親戚跑到中國做生

意。張莓滿三歲時，意真心一橫就離婚了。 

「是我叫她不要唸了。音樂班壓力也不小。想說她會乖乖練琴，照樣和林

老師上個別課。如果真的想走音樂，高中或大學再唸也不遲。」 

「這麼開明。」麗文說。 

她的老公似乎從後照鏡瞥見意真的表情，便低聲、開玩笑地說，家裡小鬼

每天在學校玩瘋了，回家後鋼琴摸兩下又轉頭玩去，當媽的也該管管兒子。麗

文給了個白眼。她老公邊笑邊裝出挨打的樣子。 

過幾條街，在路口放意真下車。「明天下午排練，別忘了！」麗文說道。

意真說了謝謝，隨即往巷子裡跑。雨又濕又冷，深溝裡，滾滾黑流像落荒而逃

的鼠群，往陰暗的地下流去。 

吃完草莓蛋糕後，意真的心情非但沒有平靜下來，反倒升起一股氣惱。她

在浴室裡粗魯地脫掉內衣、襯衫和長裙，看鏡子裡下垂的雙乳瑟縮顫抖，她撫

過肚皮上那一條剖腹產留下的刀疤，剩下皺紋和微微的痕跡，大腿的皮膚逐漸

鬆弛、暗沉，她那誘人的、白皙的美腿去哪裡了？她連尖叫也不能。阿莓剛

睡。醫生說，保養喉嚨，別說話。她如拔去舌頭的鸚鵡，在鐵籠裡淋雨，無聲

尖叫。 

 

張莓時常在該回應的時候，尋找不到符合心意的字詞，遂保持靜默，於是

他人多以為張莓是內向、願意認真聆聽的好孩子。她也樂於保持這樣的印象。

只要她一步不差地完成學校作業、小提琴課的曲子，不帶來任何麻煩，那現實

世界便與她隔著一座高牆，絕不會聽見多餘的雜音。 

明明是晴空萬里的好日子，為何有刺耳的尖叫聲呢？聲音穿過天際，躍進

牆的這頭來。浮現這個念頭時，她才發現自己的世界一直很寂靜，有風卻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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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的呼嘯，有麻雀、鴿子、鸚鵡，卻沒有吱喳啼咕的交談。 

白雲朵朵飄過，高牆順著山坡的高低起伏綿延不盡，她聽見質疑的聲音，

咄咄前來。 

第一聲質疑來自張莓的學長。林老師把張莓和學長的個別課排在前後，於

是兩人少不了要打聲招呼，並趁老師喝水、去廁所的空檔用眼神交換訊息――

確認老師當日心情如何，以免誤踩地雷。張莓和學長心裡清楚，林老師的用意

是要他們互相觀摩、激勵。張莓上小學音樂班後，每次術科考前都要被學長自

信演奏的樣子嚇得發憤練琴；而學長總是在樂團休息時和她搭話，喃喃自己演

奏音階、琶音等類型快速音群的精準度遠不及張莓。 

樂團上台前，團員們在舞台兩側等待觀眾入場，學長又問了一次張莓。 

「你媽是不是生氣了？」 

張莓搖頭。 

「還是那個簡琳琳又在你背後罵你？」 

「她在你們隔壁班。我離你們學校那麼遠，哪裡聽的到。」張莓說。 

「所以你幹麻不唸音樂班？而且我們學校也有普通班，還有語言資優

班。」學長說。 

張莓停頓，不知該如何說。因為她不清楚母親為何歇斯底里地要她放棄讀

音樂班，只求她做些其他事情，不要一整天耗在練小提琴上。是醫生的話嗎？

好像脊椎側彎的角度超過三十、還是四十度，她將迎來什麼不幸的手術之類。 

張莓於是說：「前陣子去看醫生，脊椎歪掉了。」 

不知道學長是否聽見她的回答。主持人恰好唸完了冗長的感謝名單，舞台

燈大亮，響起熱烈的掌聲，團員魚貫上場。 

張莓跟著上台，在現實中。不過在夢裡，她看見學長、蔡老師還有其他同

學們，他們像巨大的影子包圍著她，然後往遠方的地平線、團團白雲聚攏的地

方前進，張莓被遺留下來。 

「你為什麼不來？」張莓似乎聽見學長質問她。 

難道是因為之前學長在大家面前炫耀自己的二十萬新琴時，張莓偷偷說，

用不著那樣的琴，她也能考到小提琴榜首，後來不僅辦到了，而且主修的分數

還高了三分。所以學長才生氣她不去讀同一所學校、逃過彼此的競爭嗎？ 

張莓沿著高牆，往反方向去，天空飄來烏雲，遮蓋經過的每一吋草地。她

停下腳步，靠著粗糙的牆面，和牆的影子融在一起。牆邊有一棵楓木，張莓見

過它很多次，每次都是這樣子：樹幹卡著一把生鏽的斧頭，劃出深淵似的傷

疤，楓木汁液流下，凝結成塊。 

也許學長也曾聽林老師讚嘆：「你看！這把琴背板上的紋路，真漂亮！」

老師稱讚楓木的紋理，遞給張莓人生第一把琴。她試圖拉奏，但是小提琴沒有

發出應有的聲響，她如所有的初學者一樣，拉出嗚嗚咽咽的琴音。楓木的哭

聲，她想道。被千刀萬剮後的楓木，掩面哭泣。不成形的琴音讓母親很崩潰，

即使張莓在一個月內擺脫駭人的琴音，母親也沒有開心起來。 

第二聲質疑來自她的母親。不，母親並不質疑或怪罪她，母親將自己的不

完美鑲進張莓的骨子裡，最終被上帝形象化――歪曲、蛇行的脊椎只是呈現方

式之一。 

「阿莓，雖然我比較希望你學其他樂器，不過沒關係。」母親說。 

母親睽違多年，終於接到歌劇演出，那時張莓剛上小學，彈了兩年鋼琴，

想學第二項樂器。演出後，母親被學生和親友們包圍，獻花、合影、讚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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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堵在後台休息室，母親是神氣的鸚鵡，七彩的羽翼撫過每一個學生和親友

的肩，張莓找不出一點兒縫隙。及至人群漸散，母親想起她了，喊她來，她鑽

過人們的袖口，踩到好幾只皮鞋，也許是某個知名指揮家或是母親的同學，最

終來到母親身邊。留下來寒暄的都是母親的摯友至親，他們的眼神落在張莓身

上，像是飄來一朵烏雲。 

「阿莓也長大了呢。」上了年紀的阿伯說道。 

「上小學了吧。」麗文阿姨接道。 

「對啊，剛上小一，別人的孩子總是長得快，對吧？」母親笑著應答。 

「學鋼琴了嗎」、「之後也唸音樂班嗎」、「你像你母親一樣有才華」，

母親樂呵呵地應對連珠炮似地提問。一大堆問題中，毫無意外地出現了這個：

「第二項樂器，你想選什麼？」 

「小提琴。」張莓小聲地說。 

眾人停頓，試圖掩蓋這一項樂器背後那個被驅逐的傢伙，那個讓張意真陷

入悲傷和痛苦的男人。唯獨指揮蔡老師說：「太好了，我的青少年樂團缺幾把

能用的小提琴，等你學會了，一起來合奏。」 

「啊啊，對啊，意真你學聲樂之前不是拉小提琴嗎？」麗文阿姨趕緊說。

氣氛一下子活絡起來，大家像是忽然恢復記憶，一下驚呼，一下稱讚，說有個

女兒像她，真好。 

張莓抓著母親的禮服，努力縮小自己，埋進裙襬之中，躲避母親的烏雲。 

她握住樹幹上的斧頭，順著疤痕往下砍入楓木的根，汨汨汁液流淌如血，

她舉起斧頭，往一旁的草叢扔去，理應發出「碰」或是草葉摩擦的聲音，她卻

聽見塑膠盒子「波」一聲打開，她的眼前浮現――草莓。 

一顆大草莓從草叢裡走出來。 

大草莓被斧頭剖開來，露出腥紅的果肉，張莓往果肉裡看，斧頭造成的峽

谷――佈滿血塊的果肉深淵裡走出一顆小草莓。小草莓歪歪扭扭地在綠地上翻

滾，長出觸鬚般的手和腳，大草莓牽起小草莓，他們擁抱在一起，如陀螺般旋

轉，他們鑽過充滿荊棘的草叢，靠近高牆，粉紅色果肉黏呼呼地抹在高牆上。

兩顆草莓順著高牆，旋轉直到果肉全都塗上高牆，自己變得越來越小，像雪球

般消融殆盡。 

第三聲質疑從張莓的內心破繭而出。 

 

「啊啊啊！！！」 

張意真對著高牆尖叫，發洩內心的無力。她的夢一直是陰森森的，自從該

死的前夫離開之後。這半年來阿莓發現脊椎側彎、自己又聲帶受傷，她的夢裡

竟有一座高牆破土而出，死死地困住她，無論她怎麼大吼、撞擊、想一些與這

個夢境無關的事情，都無法逃脫這道牆的束縛。 

好不容易脫離那個傢伙的陰影，怎麼可以再陷進去！張意真想道。但她越

掙扎，越陷入過去那些幽暗的日子。 

「哪有一定要什麼結果？我就想去試試。二哥說他公司那邊缺人手，做個

幾年，也許升個經理，再把我調回來。」 

「所以，你要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裡嗎？」意真問。 

「老實說，我沒辦法繼續下去。我覺得膩了，想做些別的事情。」葉杰

說。 

也許那面高牆不是一夕之間形成的，早在張意真違背父母的意思，拋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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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職到德國時，牆的地基已深深扎進她身體。她帶著僅有的積蓄，以破爛的

德文惶然地面對主修指導教授。知芬學姊擔心她，介紹大幾屆的葉杰做她的嚮

導。那時葉杰剛拿到演奏博士，在一個樂團裡兼職小提琴手，他能說一口流利

的德文，和學校的教授、同學處的極好，上下屆學長姊、學弟妹都認識他。他

白天幫意真張羅住處、入學資料等等事務，晚上得空便約她一起聽音樂會、吃

宵夜，聖誕節時拉著學校裡一幫留學生吃飯。一回生病，葉杰趕大雪來看她，

頂著紅通通的鼻子為她燉湯，飯後還順手整理她學校作業查找的資料；不久，

意真生日，葉杰帶了個半塌的草莓蛋糕來按門鈴，意真開門，隨即陷入過甜的

蛋糕和酸澀結霜的冰草莓裡。 

小草莓從臉頰、嘴唇、脖子，沿著鎖骨翻滾至柔軟的大腿、膝窩、腳尖，

每一寸肌膚和細毛都在寒冬裡扎著荊棘，澀澀酸酸，雪積得越深，火紅的草莓

越是搔癢她的內心，意真緊抓著葉杰的肩膀，她像一隻鳥死死抓著楓木的枝

條，一顆的草莓鑽進意真滑亮亮的肚皮底下，偏離預期的軌道。 

意真原本打算拿到碩士後接著讀博士班，結果卻連畢業公演都在孕吐的空

檔中完成。向來遊刃有餘的葉杰慌了手腳，避不見面，為躲開所有人的質問，

連樂團兼職也辭掉。意真知道葉杰是膽小鬼，連拔掉草莓的蒂都怕草莓痛。事

情在留學生之間傳開來，不過三個月，意真和葉杰回到臺灣，結婚。他們貸款

買了新家，兩房一廳，貸款十年。葉杰在客廳牆上加裝隔音板、鋪上絨毛地

毯，意真把老家的舊鋼琴搬來，兩個人印了一百張宣傳單，第一個學生踏入教

室。 

學聲樂的人少，意真兼差教鋼琴、小提琴初學的小孩子；葉杰則靠著廣大

的人脈消息，在私立大學裡兼小提琴個別課。起初雖然辛苦，但是一切順利，

直到葉杰收拾家當離開時，意真才知道，她僅僅抓住一片楓葉，時間到，翻臉

如變色。 

葉杰拍拍阿莓，走了。連他的小提琴也沒有帶走。 

意真不明白是哪裡出了差錯。當初葉杰帶來草莓蛋糕，那是他花了一整天

做的，他果斷地一刀往塗滿乳白色奶油的蛋糕剖下，誤將一顆草莓切成兩半。

他說，一人一半，便是完整的。 

於是意真獨自填補空缺的那一半――照顧阿莓、教學生、繳房貸，好不容

易去應徵大學的專任職缺，接到歌劇演出，一日彩排時，她昏過去，醒來後發

不出任何聲音，因此丟了教職和所有演出邀約。接著六年，她是一隻落去羽翼

的鸚鵡。 

同一時間，麗文在歌劇中的演唱大受好評，又偶遇小時候同一個教會的朋

友，後來成為她的老公。 

意真和麗文國中時都不是學聲樂，意真主修小提琴，麗文主修法國號，她

們感情很好有一部份是因為主修不同樂器，她們不必互相比較，不必為了評審

老師給的 0.1分差距忿忿不平。她們一起參與樂團，在樂團休息時間聊天，對

著後台的鏡子擺出各種鬼臉，偷偷笑著誰演奏錯音被指揮嘮叨一番。畢業公演

前，她們擠在小小的更衣室裡，看著對方白嫩嫩皮膚上筆直的背脊，小心翼翼

地拉上禮服的拉鍊。 

「以後，我們組一個小提琴和法國號的二重奏吧。」麗文穿著水藍色的禮

服，對著鏡子說道。 

「哪有這種組合啊？好奇怪。」意真撥弄暗紅色的禮服裙襬，一邊說。 

「我們組了不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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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文拉意真照鏡子，意真看見自己臉上草莓籽般的青春痘，麗文則看著意

真。鏡子裡兩個少女，她們化上精緻的妝容，在舞台上面對黑壓壓一片聽眾。

她們會成為傑出的演奏家。 

殊不知上了高中之後，兩人一前一後放棄原本的主修，改學聲樂。小提琴

和法國號的二重奏沒有實現，倒是二重唱實現了。 

意真內心惴惴不安。麗文有很棒的嗓音，主修聲樂一點兒也不意外。意真

改學聲樂，引來老師們疑惑的眼神。她單純想逃離小提琴，她覺得停滯，再也

無法進步了。意真甩開小提琴，陷入與麗文的競爭中。這個競爭的賽道隨年齡

增長，從學業、演唱，逐漸延伸到事業、丈夫和家庭。每一項，意真都費盡心

力才能追趕上，葉杰離開加上聲帶受傷，無疑宣判她的落敗。 

最黑暗的時候，她的生活只有張莓的聲音，穿過烏雲密布的現實，緊緊抓

著她。 

「媽媽，等我長大，我要和你一起演出。」阿莓說。 

「媽媽沒有演出。」意真說。 

「沒關係，我還沒長大，我長大會和媽媽一起演出。」 

阿莓是認真的好孩子，她的成果來自日復一日的練習，放在同齡的孩子

中，算是相當優秀。真要說，阿莓大概幫她扳回一城。如果沒有脊椎側彎，那

就更好了。 

意真想到這裡，高牆對面傳來嗚嗚咽咽的哭聲，起初，她以為是自己的哭

聲，後來才想起，她從來不哭，她只驚聲尖叫。 

那是誰的聲音？ 

 

張莓感覺到痛，有什麼扎著後背，酸痛從腰際攀升到胸口，幾近窒息。她

看見被草莓染紅的高牆扭曲，藍天往地面塌陷，閃躲不及，她被一片巨大、沉

重的烏雲壓進塵土。喘氣，驚醒過來。天仍黑壓壓一片，不知凌晨幾點，她以

怪異的姿勢蜷縮在床的邊緣，背架壓得她半邊身體發麻。小提琴安然躺在書桌

上，落地鏡微微泛光，客廳的燈從門縫瀉進房裡。她想，也許是母親失眠，在

餐桌讀樂譜，便脫掉背架，起身。 

開了房門，才發現客廳空蕩蕩，時鐘滴答走著，餐桌上疊著兩個黑譜夾。

張莓關掉燈，聽見水管裡吱吱喳喳的回音。另一間房間傳來母親淺淺的呼吸

聲。 

她回到床上，穿上背架，將自己裹進被子裡，然後像楓木般低泣。 

張莓再度入睡之後，張意真終於脫離那個幽暗的世界，清醒過來，她想起

那急促的哭泣聲，往阿莓房間走去，輕聲開門、探頭，見阿莓的身軀潛在被子

裡，如同小的時候一樣蜷縮，正睡著，便關上門。意真原本想回到床上，不過

想起夢裡陰森森的高牆，加上一早有學生的個別課、下午要幫忙聽麗文的合唱

團排練，她不想手忙腳亂地出門，只好打開客廳和餐桌的燈，翻開譜夾，讀

譜、確認德文發音、聽麗文事先傳來的錄音檔。 

她全神貫注在音符和歌詞上，無聲地練習歌詞的口型。一下子，陽光從霧

氣沉沉的窗櫺攀進室內，輕輕地依附客廳牆上的隔音板、鋼琴和地毯，流光溜

到沙發和餐桌的邊角，意真回過神，發現自己打瞌睡，揉揉雙頰，去浴室刷牙

洗臉。回房間脫掉邋遢的睡衣，換上出門的洋裝，然後在餐桌上對著小鏡子化

妝。她想著，要小心使用喉嚨，記得去看醫生，啊，還要提醒阿莓，放學後一

定要去診所做運動復健，不要再拿樂團練習當作藉口向物理治療師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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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莓的鬧鐘響了三次。意真喊道：「阿莓，起床了！」不一會兒聽見張莓

從床上翻起，床嘎嘎作響，她把背架丟進地上的大紙袋。意真畫上眼影、拍腮

紅，最後上唇膏和定妝噴霧，她看見阿莓睡眼惺忪地步出房門，已經換好學校

制服，把書包和小提琴放在沙發上。意真對著鏡子欣賞自己的妝容，張莓走到

意真身後，也在鏡子裡。 

「早安。」張莓說。 

「早安，怎麼了嗎？」意真轉過頭去，問道。 

「嗯，沒事。」 

「阿莓，冰箱裡有――」 

「草莓蛋糕。我知道。」 

「當早餐吃吧。昨晚睡的好嗎？」意真從冰箱取出冰涼的蛋糕，阿莓拿來

餐袋，把蛋糕疊在午餐要用的便當盒上面。 

「做夢，夢見草莓。」阿莓說。 

意真沒有仔細聽張莓說了什麼，因為她忽然想起前幾天的事情。 

「聽你們樂團蔡老師說，最近團練，你有點提不起勁，常常心不在焉，問

我是不是普通班作業很多，睡眠不足。昨天麗文阿姨也在關心你，想知道你過

的怎麼樣。」 

「只是上學一整天，有點累。」張莓說。 

「如果覺得累，不去樂團也沒關係。」 

「我想去。」 

意真喜愛阿莓認真的態度，又忍不住嚴肅起來。 

「你想把琴拉好，很好。但是我希望你，趕快把脊椎的問題解決，好嗎？

這才是現在最要緊的事情。穿背架去學校，每天都去診所做復健。你沒有好的

體態，怎麼演奏，怎麼上台。」意真說。 

張莓沒有回應母親。 

「好想要像爸爸那樣。」張莓說。 

她用力關上家門。 

=========================================================== 

評語 

王幼華老師： 
主題是學音樂兩代人的故事，主角張梅有身體側彎的隱疾，母親因聲音出現問

題，聲樂家的生涯出現挫折。曾為優秀小提琴家的父親，放棄了演奏生涯，轉

行從商。小說細膩的演繹了音樂界的勾心鬥角，家人的矛盾與衝突，使得小說

很有張力。文中使用草莓這個意象，做了很多的往復呼應。 
 


